
处理完最后一封邮件，长舒了一口

气，抬起头来，我才发现妻拿着手机，

正站在我旁边。她脸色苍白，浑身哆嗦

着。我问道：“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她把手机递给我，说：“就是这个

电话，知道我和儿子的名字，还知道儿

子在哪一所学校读书。要我打十万块钱

到他指定的账号上，否则就要废掉儿子

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他们还不让我

们报警。老公，这可怎么办呀？怎么那

些坏人会找上我们了呢？”她抽泣了起

来。 

我瞄了一眼那个号码，拿起桌上的

手机，找出了儿子班主任的电话，拨了

过去，通了。我先问儿子是不是还在学

校里？老师说，正在上课呢。我忐忑的

心立刻安定了下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

情说了一遍，又问，是不是留存在学校

里的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被人窃取了？

因为妻的电话除了几个亲友知道外，就

只有儿子在学校里备档的时候留下了。

老师说，不可能。但是他也提醒我们，

这一段时间，校外有很多坏分子的踪影。

周末，最好亲自接送子女离校和上学。 

放下电话，我直接拨通了 110 报警

电话。10 分钟后，110 警察就赶到了，

把妻接走了。一个小时后，我派了一个

员工开车去派出所接回了妻。我发现她

整个人都呆傻了很多。 

“在派出所备案了吗？”我问。妻

三、交通路
交通路就象字面那么直白和朴实。

它在自贡的城外，阳灰石的路面到处

都是些坑坑洼洼，象个后娘养的孩子一

样，身上穿的都是些破烂衣服，不到三百

米的路面就是它的整条街。街上，两边房

子的屋顶都铺着些鱼鳞似的灰色瓦片，夕

阳的金光铺洒在在大地上时，从河对面远

处看过去，绿色的河流之上是一片淡灰色

的瓦房，再后面是山坡上青葱的树林，画

面透着些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静穆，但又

显得神幻，带着些中世纪画风的圣神和神

秘。雨季来临时，雨水就顺着那些黑褐色

竹篱笆外面抹石灰的破墙老壁哗哗地流了

下来，污泥浊水流得屋里屋外都水淋淋的。

从街上一路走过去，临街的两边，眼目所

及，大都是些小店铺的门面，诸如茶店、

酒馆、小面店、烧腊馆、客栈、棺材花圈

铺、当铺、杂货铺、煤店、肉店、米面店

等等，也有一些是住家户的正门。前门开

店，后门住家，这是部分交通路住户的情

形，很多住户却是单纯的住家户。街道两

边，店铺的后面，一边靠山丘，一边临河，

都是住家户的窗户。交通路正街排排店铺

和住家户迎街的正面，连墙壁带门，大都

由木板一块块镶嵌在上下可以滑动的木槽

里安装而成。上午开店时，将半尺宽一丈

川沙文集《不列颠的距离》

（待续）

小说连载

敲诈电话（1）

半边街旧事

文 / 子在川上曰 

点了点头：“备案了，可是他们说那是异

地手机。他们的警力严重不足，加上这个

案件还只是初始阶段，现在，还没有精力

来跟进这个案子。 如果歹徒以后又打来

了敲诈电话，就再打电话通知他们。可是

他们话音刚落的时候，歹徒就又换了一个

号码打进来了。警察查询过这个电话，说

是又从一个不同的地方打进来地。然后就

什么也没说了。老公，我真的很怕！你说

我们怎么办？” 

“给歹徒钱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歹徒

的胃口你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我说：“既

然派出所暂时指望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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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尺长的木板一块块从木槽里取下，摞在

屋子的一个角落，傍晚打烊时分，再取出

来一块块插在木槽里，算是关门。在我们

小孩眼里，每天最蔚为壮观的市声或者人

间景色就在那一早一傍晚：晨曦微露时，

满街都是些提着尿罐赶往公共厕所去的

男女老少，他们咦咦啊啊地发着各种声调

的吆喝声。日薄西山时，昏暗的老街上，

则满街都响彻云霄地传来店小二们抱起

一块块硕大的门板插进门槽里时发出的

巨响，那乒乒乓乓噼哩啪啦搬运木板的声

音，此起彼伏，响彻片街……

老街一边傍山，另一边邻河。河的名

字叫“斧溪河”。河岸边的礁石白天黑夜

都传来女人们洗衣时木棒槌击打时在两

岸嘭嘭嘭的回荡声……

交通路的功能就是在自贡市火车站

和市中心之间起着交通作用。交通路的东

北方向离火车站 3 华里地，西北方向离城

中心约 6 华里。每天，随着重庆、成都、

宜宾乘客到站和离站，交通路就热闹起

来。每天热闹几次，什么班次的火车来了

去了，交通路的每家每户的大人细娃儿都

是清清楚楚的。

“成都的 508 次来咯！成都的 508 次

来咯！快去接车！”

于是，街上一些靠拉架子车为生的人

力车夫的就把车拉出去接客了。

那年月，国家穷，人更穷，下火车来

的乘客里，有人乘车站的汽车进城，更有

大队人马步行。背包的、提包的、肩扛的，

队队的人马霎时就黑压压地鼎沸着人声

地向交通路压了过来。于是，交通路上两

边的店铺就闹腾开了，各式各样的吆喝声

立时三刻就把个交通路热闹得象在赶集

一般……

交通路每天都在赶集，而且，每天都

要赶好几次集。

整条交通路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一

样的。二至三层楼高，正面连墙壁带门带

窗子都是木板，房顶一律的灰青瓦，屋

脊正中还用瓦片竖着官帽样的吉祥饰物，

朝街一面的门几乎没有玻璃窗，是用半尺

到一尺宽的从地面一直顶到屋顶高的门

板一块块插到门槽里滑动镶嵌而成。远看

黑黝黝一片，背街一面，才可以看见玻

璃窗户，但是，许多窗户也不是玻璃的，

仍是由一些木板插在窗槽里横向滑动拼

接而成，特别是临河一面那些房子，远

远地看上去，就完全是些用木棒、竹条、

篾席之类简陋的材料构筑而成。用我们重

庆人说的话，就是“捆绑房”。

实际上，交通路几乎还是一条从清末

民初时就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老街道。

我的家乡重庆的一些老街，像下半城

的道门口至储奇门一带，或是嘉陵江北岸

的老江北城、长江以南的南岸区弹子石一

带的老街上，也随处可见那样的一些木板

房。

山城重庆有些倚山而立的“捆绑房”。

它们一座座歪歪扭扭地立在狭窄的街道

两旁。房子一排排朝一个方向倾斜，门窗

都歪扭地相互拉扯着，像一排将要倒下又

倒不下去的多米诺骨排，那感觉，就好象

你从中间抽掉一块，就会在一瞬间哗哗啦

啦倒塌掉一长排那样。那些清末民初时期

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它们经过烟

熏火燎风霜雨雪，经过日日夜夜公路上的

灰尘拂扫，经过春夏秋冬的苍桑，让它们

的脸上都呈现出岁月的皱纹。那些木板墙

上、房檐及窗棂上雕刻的表现着中国文化

的龙凤呈祥、关公、灶神、张牙舞爪的门

神之类的图案仿佛还在述说着过去的岁

月。

记忆中，当夜晚走在那些街上，常看

到那些黑洞洞的门窗里，人们为了节约而

点着的油灯的忽闪忽闪的鬼火似的黄光，

光影里人们晃来晃去的脸，街上一些缠了

脚的老婆婆，房门背后那些靠墙立着的黑

森森的棺木。昏黄的路灯下，街上一些小

孩还在滚铁环、踢鸡毛键、跳绳的、抽蛇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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